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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金州父老乡亲都明真相            危难中都能得到神的庇护





刚来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李建强，在纽约无线电城连续观看两场神韵晚会后，他从那些超人想象的舞蹈、音乐、服装和天幕所展现的如梦似幻而又真切不虚的天上人间的美景，以及整台晚会的深邃内涵，感受到了远远高于人的智慧；从遭受中共打压长达九年的修炼团体，能在极短时间内组建三个世界顶级大型舞蹈团和两个交响乐团在全球同时巡演，创造出世界演艺奇迹中，他看到了神韵的神圣力量。他说：“神韵是神的恩典，是神用绝美的艺术的形式向我们彰显我们该去的天国。”


因职业关系，李建强对大陆法轮功学员遭遇迫害的现实非常了解，对这些天天发生、而又无力改变的惨剧却渐渐麻木了。但当这种悲剧在文明世界最大的舞台上被以艺术的形式真实的呈现出来的时候，他被震撼、惊醒了！


他直呼：“迫害如此善良美好民众的这个政权实在太邪恶了！我觉得，受它统治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为自己容忍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这样的悲剧而感到羞愧，为这些不该发生的悲剧在自己的胆怯、沉默、麻木和纵容中继续发生感到羞愧！这事实上是在得罪天，得罪神佛！在这么大的悲剧里，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如果我们还分不清是非，推波助澜，甚至助纣为虐，那真是危险至极啊！”


那首《给你希望的路》，更令他热泪长流，感慨不已：“以前走过纽约法拉盛街头，看到那些风雨无阻的站在那里发传单、发报纸的老人时候，我会接一张，也说声谢谢。但当时的感觉是，这些老人多不容易啊，赶紧拿一张吧，象是伶悯他们……还有国内那些不惧毒打，不怕坐牢，坚持信念，冒死上访、发传单告诉人们真相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究竟为了谁啊？以前我真不明白。”


看了神韵，他开始理解他们了。“其实他们不是为了回报，也不是为自己。尽管我们对当局在他们身上制造的人权灾难，装聋作哑，缄口不言，甚至无心无肺地嘲讽他们，受难中，他们依然无怨无恨、满怀慈悲的带给我们真相，给我们指出一条希望的路。他们的坚持和牺牲，正是为了救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芸芸众生……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啊！他们的包容，他们的境界，让我既汗颜又感动。”


    看神韵，他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什么时候我们能把神韵搬回中国大陆去上演？给那里的每个人一个机会去思考和判断，能创作出这样充满美好和正气艺术作品的会是什么样的人？能上演出如此精湛、绝美晚会的会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些人究竟于国于民有益有害？他们与迫害他们的政权谁正谁邪？这也是给那里的每个人一个机会重新选择生命的路。”


很多看过神韵现场演出或晚会光盘的华人，在这洪大的慈悲和无量的智慧中，头脑中的变异与毒害被归正和消除，恶党邪灵附体被清除，正念被启迪，良知被唤醒，


其内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命得以


救度。◇








“神韵打掉我无神论观念”








生命的觉醒








一位来自天津的女士，原本是位坚定的无神论者，在多伦多再度观赏神韵后表示，“以前几乎只要一提到神，马上就不信，根本不要再往下听了。但是看了神韵，就感觉是有神存在的。”当她看到《迫害中我们屹然走在神的路上》，那个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打死的父亲从舞台上飞升到天幕的天空中成了佛，原来穿的黄体恤也随之变成了佛的袈挲，她就觉得“这种很自然、逼真的表现手法，很真实、自然的过程，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感到就是这么真实存在的，无神论的观念一下子不见了。”


从事承包工程工作的金先生，在看完神韵演出后深有触动的说：“太震撼心灵了！过去谁说有神的存在，我根本都不相信，可今天我都感受到了，神韵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的人生目标开始明确，必须走这个路──相信法轮大法，相信神，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很多观众表示，以前不理解的东西通过看神韵都能深刻理解了，也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在世上传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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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在中国传统新年刚刚过去之际，有谁会想到邪恶的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却仍在上演着一个个人间悲剧，摧残着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手段之残忍、毒辣、卑鄙无耻，令人咋舌。这就是鼓吹中国人权最好时期的中共所为，视生命如草芥，滥施酷刑使马三家劳教所一所三大队成为名符其实的人间地狱。这个一贯被中共声称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劳教所，对于信仰真善忍的国民所使用的迫害手段已经远远超出对敌人的残酷。


马三家一所三大队是专门迫害男性法轮功学员的部门，成立于2008年9月29日。据说在辽宁这样的集中营有三个，另两个分别是大连和本溪劳教所。成立之初，便把原来被非法关押在一所、二所的大法弟子转入进行强制转化，后又陆续由锦州、抚顺、鞍山、营口、葫芦岛等地转入大法弟子进行迫害，现共有102人。“百分之百”转化意味着什么？就是可以利用一切邪恶手段进行迫害，时间不限，直至转化为止。恶警王彦民甚至多次声称：这有两个死亡名额，谁要我就给他一个。所用的电棍都是80万伏的。


一、80万伏电棍


55岁的大法弟子罗纯贵被强制转化时喊：大法好！被恶警用电棍电嘴，半小时嘴就高高肿起，满口牙齿全部松动，即便这样仍未罢手，（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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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又电击脸、颈等处，持续两个多小时，见仍未转化，又以站立姿势把双手铐在略高于头的上铺铁架床头上，如此三日，进食完全靠输液，三日后才能勉强喝粥，一个月嘴也没完全消肿，现在脸、嘴、颈被电棍灼伤处肤色仍是暗黑的。60岁的大法弟子赵连凯，遭受电刑，嘴肿的程度甚于罗纯贵。


大法弟子于溟，因参与08年8月11日越狱事件，受到各种折磨，送到一所二大队时就被施以拳脚、电刑后，铐在走廊的铁门上数日。被转入三大队，在办公室遭电击20分钟左右后，恶警又把他倒拖着拖到寝室门口继续电击，并让其喊承认错误、服软的话。之后强制他在地上爬，恶警在后面电，这样从40多米的走廊爬到头，经过七个房间，恶警在后面电，再转回来爬回去……


大法弟子韩锡敏在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三大队成立之前便遭受时任生产大队长的高洪昌的迫害，当时韩锡敏高烧几日不退，不能参加奴役劳动，高洪昌用电棍电击，逼迫其劳动。大法弟子韩锡敏多日高烧不退，烧成肺炎，在卫生所花去1800多元（家里刚寄来2000元）。


原中国科学院博士、大法弟子郑旭军，被五、六个恶警一起电击一个多小时后，恶警李猛又单独用刑，电刑后又被罚在大厅面壁站立，除吃饭上厕所时间外，几乎全天站立，午夜12点上床睡觉，早晨5点20起床再站，如此持续一周。大法弟子孙书忱被电击的一度精神失常，邓长全、孟宪武、赵建也先后被电。


二、更残忍的“抻刑”


大法弟子蔡超，年仅22岁，被绑到床上施以抻刑，上下铺的铁架床，在床头处使其面向床，站立姿势，双脚踩绑在离地20厘米的横梁上，大腿前面顶在床头上，上身呈90度，双手被铐住，用绳子绑在手铐上向前用力抻紧，绑在上铺床尾的横梁上。施刑的恶徒看时间的长短或摸受刑者的手，看完全凉透了就松下来（因为时间长了或手凉透了会痛感减轻甚至麻木），10分钟后再抻上。在这过程中，恶警还用电棍电击颈、手、腹、背等处，还用脚踩绑在手和床之间连接的绳子上。这样行刑三次大概五小时，当把蔡超放下来时，他的双臂不能上举，人不能直立，经过一个半月才基本恢复。


大法弟子李海龙也被这样抻了三个半小时左右，直到现在两个多月了，仍不能正常行走，走路象脑血栓后遗症一样，双脚绵软，脚尖不能上翘。受此刑的还有：肖忠民、孙洪凯。导致肖忠民双手无力、麻木、冰凉，右手小指无知觉，孙洪凯受抻刑时还被用木棍向外反观界别膝盖。


三、更加残酷的折磨


大法弟子崔德军则遭受了更加残酷的折磨，傍晚五点多行刑，先抻了两个多小时，看仍不屈服，继而又把他背部靠床又把他背部靠床，双手左右分别铐在床头、床尾，呈十字站立姿势，双脚并拢捆绑，派专人看管，不让睡觉。次日晨，井洪波（时任一所管教科科长，时常在三大队蹲守）想到更加恶毒之招，用MP3输入骂师父、骂大法的话，把耳机开到最大音量，由恶警金山给崔德军戴上，其间还用电棍电身体各处。又把他背部靠床，双手左右分别铐在床头、床尾，呈十字站立姿势，双脚并拢捆绑，派专人看管，不让睡觉。次日晨，井洪波想到更加恶毒之招，用MP3输入骂师父、骂大法的话，把耳机开到最大音量，由恶警金山给崔德军戴上，其间还用电棍电身体各处。




















           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众乡亲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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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老党员，老革命，中共高级干部。20世纪20年代参加革命，30年代入党。曾在国务院，内务部和公安部任要职。经过这么多年的政治运动，一幕幕惨不忍睹的人间悲剧在上演着，直到21世纪今天。尤其是对法轮功的迫害，使我彻底地对共产党绝望了。


我了解许多中共内幕，知道的越多越绝望。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能讲得太多。其实包括现任总理温家宝在内的许多中共领导人，对法轮功的迫害很了解。为什么不敢讲一句话！温家宝，你别忘了你的爷爷温鹏九文革时期被关在秦城，不是因为内部有人敢讲真话主持正义，他早就被迫害死在监狱。


为了我的灵魂能在另一个世界中安息，现特请我的晚辈代为我用化名，严正声明退出共产党等一切有关组织，彻底决裂，所有誓言全部作废!          刘士2005-03-11














本来铐在床上，就感觉听见了把自己放下来了，可是手拿不下来，使了一个多小时的劲才知道自己还铐在床上。意识时而清醒时而迷糊，三天才从床上放下来，瘫倒在地，曾三次尝试站起来都没有成功，手脚完全不受支配。


恶警见他确实站不起来了，仍不屈服，就把他铐在“死人床”上，四天后刚能站起来，又再次行刑，面向床左腿站立，右脚举在上铺床沿上，呈武术劈腿姿势，左右手分别铐在床头和床尾，抻紧。左腿膝盖下面的小腿骨顶在下铺床沿上，右腿小腿肚压在上铺床沿上，持续一个半小时后换腿再劈一个多小时，放下来时左腿已使不上力，间歇十来分钟，指使普教用脚踩腿，把另一条劈开压，使麻木的腿再次有了撕裂的感觉，比上刑时还痛苦，然后又以坐姿背对床，腰稍上一点处顶在床沿上，两手反剪向后拉在上铺另一侧的床沿上，两腿呈一字劈开，左脚尖向上，右脚尖向下，各自绑在床头床尾的床腿上。


恶警王汉宇想一损招，把烟灰缸放在受刑者面前，把里面盛的烟、旱烟、废纸等杂物点着用烟熏，泪涕俱下，还同时用MP3播放恶语和电击，一个多小时后放下来，再用普教踩压腿，把腿劈下到脸部约十几分钟，再把上个动作左右腿颠倒，右脚尖向上，左脚尖向下。由于上半身、双手被反剪后抻，使上身根本无法动弹，腰椎内弓变形，腿脚呈黑紫色。一小时左右放下由普教继续踩压10几分钟，见不屈服继续上刑……从晚上8点到次日半夜1点，上午又开始行刑……总共历时八天。


时隔近一个月，大法弟子崔德军的腿还未完全消肿，还不能正常行走。由于上级年终检查，问话时崔德军的回答未令邪恶满意，又对其行刑，鞠躬式抻了两个多小时和间断的电刑，之后双臂一字抻开铐在床上，呈十字站立，六天不让合眼，总共折磨了十六天。大法弟子孙毅也受过电刑和抻刑，直到过年前已持续站立折磨两个月之久，导致腿部浮肿出现多处渗血点，骨瘦如柴，极度虚弱，而迫害仍在继续，境况堪忧。


这也只是我所知道的几例，马三家劳教所的邪恶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邪党恶徒搞了个宣誓栏，让所有人宣誓并在上面签字；还有不定期的所谓“考试”，不按邪恶的要求就行刑；初期在操场上走步，恶警手拿电棍，走错的电，口号不响的电……种种恶行难以言说。


马三家一所恶警以高洪昌、井洪波、于江为首，王汉宇、金山、苏巨峰、李猛为打手，王彦民此恶徒在行刑时多次叫嚣：“这有两个死亡名额，谁要我就给他一个！”














新年背后的沉重：


马三家劳教所超乎想象的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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